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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谭夜行荒榛无月时 王纪人

求学时代常有一些与读书无关的经历，有的如
浮云，有的却如刻痕一般留在记忆里。

我是 1962 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的，

短短的 3年中却有多次下乡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
次是远赴湖北江陵县，中文系的青年教师、研究生
和高年级学生几乎全体出动。

因为父亡奔丧，我没有跟随大部队行动，而是先
回上海住几天。知道将有公务在身，不敢久留，便匆
匆告别母亲大人和发妻，登上了去武汉的轮船。经三
天两夜逆水而上抵达武汉后，便找到留守的接待站。

第二天按给出的地址， 先坐长途汽车行驶约 5小时
抵达江陵县城。腕上的手表显示一点钟，时间尚早，

便在县城的小饭店吃了碗热干面。 估计到了农村理
发不便，又去一家理发店打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

很多年后看到一位老革命当年在湖北闹革命
时的肖像照， 那发型是用镰刀一刀刀割削出来的，

非常另类。过去以为土，用今天的标准看，竟似很前
卫流行的莫西干发型。可惜我去的那家店不用镰刀
剃头，与上海理发店一样，是用手动推子推的。没有
电吹风机， 却有如同出土文物般的古法炭烧吹风
机，即内藏一个小小的碳炉，利用冷热交换的原理
吹出热风来。觉得非常别致，我便要求吹了个三七
开的发型。眼看 3点将至，顾不上再去拜会有两千
多年历史的古城名胜，便踏上了去某公社的乡间道
路。因为我所在工作组的成员先在那里集中，然后
再分配到该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去。

从县城步行到我要去的公社集合点，理发师说
大约需要 3个多小时。路既非羊肠小道，也不是通
衢大道那种，是有点曲里拐弯的土路。在某个拐角
处，很可能出现一条岔道，通向别的什么地方了。那
天我显然走岔了路，因为直到晚上七八点钟还前途
一片渺茫。多少年后我在网上查了地图，才知道江
陵县地盘不算小，总面积约 1032平方公里。虽说地
处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可初来乍到的独行客还是
有可能迷路的。 本以为我在天黑前会到达目的地，

没料到成了闯入陌生之地的夜行者。 没有一盏路
灯，而且天下起了牛毛细雨，幸亏带了伞，手提行李
袋也不太重， 可是手电筒打出的光不过几尺远。我
觉得此时的荆州大地如同一幅水墨画，其上只有一
个人形影相吊踽踽独行。这样的经历是我这个生长
在城里的读书人从未遭遇过的。

《神曲》里的但丁，曾误入一座黑暗森林。有三
头猛兽拦住去路，一头是象征贪欲的母狼，另一头
是象征野心的狮子， 还有一头是象征逸乐的豹子。

危急之中他大声呼救，呼来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
灵魂。维吉尔认为但丁不能战胜这三只野兽，便带
他穿过地狱和炼狱。再把他交给但丁当年的情人贝
阿特丽切，游历了天堂，见到了上帝。我在漆黑的古
楚国大地上迷了路，没有《神曲》里的奇迹出现，也
没有时下网络小说里的悬念惊悚、科幻灵异和武侠
仙幻。但当我在失去坐标的行走中发现路边有座孤
零零的农舍时，如同见到了救星，喜出望外地前去

敲门，未见回应便呼叫起来。

一个农夫可能在睡梦中被唤醒，见我并不像打家
劫舍的样子，便问我“搞么子咧”。我请他指示道路，他
就用手指了指两点钟的方向。 在这过程中他始终半掩
着门，只露出半个身子，指完就关上了门。按照他的指
示，我笔直向两点钟方向迈开脚步，不敢有半点偏离。

没想到在遇到几座高出地面的土堆后再也转不出来
了，一看原来走进了一个坟场。如果在白天，本可以绕
道走的。 我从小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 也不语怪力乱
神，所以不信什么“鬼打墙”之类，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
有点象征寓意的障碍物罢了。 何况那时我才 24岁，真
力弥满、阳气旺盛，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那位只说过一句话、做过一个手势的农夫，不能
说是维吉尔，我更非但丁。但在走出坟堆后，我终于找
准了方向，只见灯光在前方闪烁。在同窗们还未睡下
之际， 我抵达了他们帮我从北京带来的铺盖边上。第
二天我将成为分配到祁渊大队的一名工作队队员，在
那里，我将与这个村庄最贫困的农民扎根串联，在同
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几个月，并且同睡在仅有的一张
床上。当然那已是后话了，但他在烈日下使唤水牛犁
水田的身影，常会在我的内视觉中浮现。他并不因为
被推举为贫下中农协会代表而改变勤劳的本色，也从
来不捕风捉影地检举揭发。可惜他因为贫穷，老婆早已
跟人跑了。

近日我又查了江陵县的查询简图， 找到我在年轻
时蹉跎岁月的祁渊村，它隶属马家寨乡。而从江陵县城
到马家寨乡仅 15公里，步行约 3小时 35分。当年我却
走了 6个多小时没有停歇， 多走了十几公里的岔路。如
果是在人生道路上，这种岔路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唐代状元诗人施肩吾也有过夜行的经历。他的《冲
夜行》诗云：“夜行无月时，古路多荒榛。山鬼遥把火，自
照不照人。”现撮其诗意为题，追忆我青年时代的一次
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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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不到 3周岁，却对大人的
言语、表情有悉心的领悟和揣摩。一
旦表扬他、夸他真棒时，他完全是一
副怡然自得的神情。 有时做对了一
件事，他会跑到你面前，眼睛亮晶
晶地看着你，一副求表扬的样子，

让人乐不可支。喜欢被夸赞，打小
如此，这就是人的天性吧。

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夸夸群”

挺红火， 这样宣称：“现在无论各
行各业，大家都处于焦虑、烦恼、

郁闷的边缘， 在工作和生活中面
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希
望大家在群里都能互相赞美，加
油鼓劲！” 他们的口号是：“人生
艰难，多来夸夸。”这个“夸夸”的
特点是，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网
友都能给予眼花缭乱的赞美。譬
如，“一觉睡到早上 12点，求夸”

———“宝宝太棒了， 这种睡眠质
量简直是羡慕哭唐玄宗，比得过
李太白。”“睡觉长身体！ 而且节
省了早饭的钱。”“良好的睡眠是
好身体的保障， 你一定身体倍
棒，吃嘛嘛香。”再如，“3 月底要
交初稿，全班估计就差我一个人
论文没怎么写，感觉要无法毕业
了， 求夸 （安慰）”———“头太铁
了， 全班最铁的头。”“3 月底交
稿到现在都没写，可以看得出你真的
是很胸有成竹有勇有谋。”“压轴出
场的论文，一定可以让导师和同学大
吃一惊。”总之，无论是好是坏，甚至
生病了，都能给你夸出花儿来。网友
称这种夸夸为“彩虹屁”，意思是连放
屁都能出口成章、面不改色地夸成是
彩虹。

应该说，“夸夸群” 的存在和火
爆，证明它满足了大量人群的心理需
求和情感需求，有的甚至是宁可付费
也要“求夸”。这些赞美，变着法儿让
“求夸”者开心，语言诙谐幽默，智力
因素十足，网络色彩浓郁，即使夸张
离谱，也毫无违和感，像一把熨斗熨
一熨人们心里的皱褶，大家可以毫无
心肝地哈哈一乐，释放了压力，缓解
了郁闷。明知这些夸赞都是纯粹逗人
开心的，当不得真，但依然很受用，谁
不喜欢让人夸呢？

今人如此， 古人亦如此。《古今
笑》里有一篇《谀语》：“桓玄篡位，床
急陷，殷仲文曰：‘圣德深厚，地不能
载。’”桓玄是东晋大臣，逼迫皇帝逊
位，自己称帝。殷仲文是桓玄的姐夫，

助纣为虐。桓玄篡位后，他的床急速
塌陷，这本是不祥之兆，殷仲文却来
“夸夸”了：哎呀，这是圣上功德太深

厚了， 地都不能承载得起啊。这
是不是典型的古代“彩虹屁”？又
一则：“北齐武成生齻牙，诸医以
实对，帝怒。徐之才曰：‘此是智
牙， 主聪明长寿。’ 帝大悦。”其
实， 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徐之才深谙帝王心理，用了“夸
夸”之法，博得皇帝欢心。如今
“智齿” 的说法不知是否源自徐
之才的“智牙”。古代对这种“夸
夸”称之为“谀语”，即阿谀奉承
之意。当然，这种“谀语”多是以
下对上，是溜须拍马的行为。

《唐语林》也讲了一个故事。

唐太宗有一天走到一棵树下休
息，称赞这棵树不错，随从的大
臣宇文士及跟着大加赞美，不容
别人插嘴。唐太宗很不高兴，说，

魏公魏徵一直劝我远离谄媚阿
谀的小人， 我弄不明白是谁，但
怀疑是你，果然！宇文士及急忙
叩头说道，在朝廷上大臣们和圣
上直面相争， 您都无法举手制
止，今我有幸跟随您左右，若不
稍微顺从， 您虽然贵为天子，还
有什么乐趣呢？ 唐太宗一听，很
有道理，这才高兴起来。唐太宗
是历代帝王中最能纳谏的人，称
诤臣魏徵为镜子，讨厌只会谄媚

的小人， 可是面对宇文士及的一番
“夸夸”，他还是很开心地“笑纳”了。

今天的“夸夸”是网上陌生人之
间的戏谑逗乐，自然与阿谀逢迎、溜须
拍马不能画等号， 但喜欢听赞美顺耳
之言的心理是一样的， 也有需要我们
警醒的地方。毫无疑问，这个“夸夸”完
全是一个浅层次的游戏， 不可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就像“鸡汤文”是有营
养的，但沉湎于此，反而有一种麻醉麻
痹的负面作用。这个“夸”（誇）字，里边
有“大”和“亏”，词意的第一项是“说大
话，自吹：夸口。夸张。夸耀。夸嘴。浮
夸。夸夸其谈”。你看，都不是什么好意
思。 如果对一个人或一种行为毫无原
则地“夸夸”，可一时解颐，破颜一笑，

终归是没有意义的。 在人生真正遇到
事情的时候， 一百声赞美不如一声当
头棒喝，该批评的时候却依然采取赞
美的方式，只能将人引入歧途。

从小孩子到成年人乃至帝王，喜
欢听夸，人之常情，谁都不能免俗。但
面对“夸夸”，切不可全然当真，有时
候成全你人生的，可能恰恰是批评过
你的那个人， 所谓良药苦口是也。甜
言蜜语有时就是迷魂汤，听上瘾了会
成为一味麻痹心灵的鸦片，这才是最
值得我们忧虑的。

我 的 大 学 郑 宪

一想，惊心：入上海师大至今，满 40年。入校日
子，1979年秋。那个秋日，有点热，夏的余热。入住八
人一间宿舍，脚步杂沓，人声喧腾，新生都在木头床
架的上下铺挂蚊帐，身上头上都滴汗。

口渴， 用家里带来的竹壳子热水瓶去打水，地
点是食堂边一排热水龙头，离宿舍几百步远。和新
相识的同学结伴去，说说走走，互相询问求学路，新
鲜感存焉。

校徽发下来，白底红字：“上海师范学院”六字。

当年上师大不称大学，叫学院。校徽上的字写得好，

校徽则小，戴胸前，“学院”两字又比“大学”感觉差。

戴不戴校徽？是个问题。现在想来，是我好面子。

我从工厂入大学， 之前几年日夜挥铁锤干脏
活，现在端本书坐课堂，走美丽校园，一时不习惯，

但心窃喜。

两大主教室在西部，占据校区中心点位，相伴
学校中轴大道。靠近学校西大门的为东一梯形教室
（二层为东二教室），往西为西一梯形教室。教室外
墙石砖红如血色， 屋顶三角斜坡上有绿色藤蔓缠
绕。教室大门两边，芭蕉冬青翠柏环侍。两大教室朝
北，几处小道蜿蜒，绿树亭亭如盖，远处红楼掩映。

大课多在东一梯形教室上。 中文系 4 个班级
160多人，如满座济济一堂，但总有人不来，缺此课
逃彼课，后座的人从高处俯瞰，像谢顶的头稀稀拉
拉。却有一个老师整学期的课，大热，座位挤爆，甚
至有人没座，引颈站立最后几排走道。授课老师程
应鏐，讲中国通史。音若洪钟，抑扬顿挫。历史故人
故事导入，娓娓道来。借古喻今，影射绝妙，令人畅
快拍案。讲到妙处，讲者听者一派欢洽，笑语窗外。

学中文的人听史， 听得比学诗词歌赋还入滋入味，

程教授功高。很久后，有人告知，那年是史学大家程
教授“关门大课”，你在，你听，是你学业路上幸事。

回想程教授当年形象，逾六旬，高大而和蔼，锐目高
额，肘夹几纸讲义，布衣布裤黑布鞋，一身素朴，却
是大课堂上的神人———所有学生恭敬之。

被膜拜的程教授， 期末笑请学子入瓮笔考，并
言：“只要读懂我讲义大纲， 过一遍及格， 通读两遍
80分，熟读三遍可拿优。”都想摘优良果实，却一场考
试，风霜刀割横扫，“哀鸿”声声，倒在一大片“段干木”

“离堆”之类人名地名解释上，包括本班两任班长，均

忝此列，要补考———真正惨烈的“学然后知不足”。

东一教室至西部校门间，中轴大道北侧，当年竖
一长溜十几二十块玻璃橱窗，我们称“创作墙”。橱窗
内，中文系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前赴后继，一期期贴
满，均手写文稿纸。抄写字体风格迥异，各呈生态。学
校专门开辟此发表园地，放飞思想佳构，交流互学。我
鼓起勇气刊上一次，自写的文，以为撼人心，还请写一
手妙字的女生誊写。刊文时，不敢走近这橱窗，即便远
观，见他人在自己手抄作品前徘徊，慢读细看，也心跳
不已。结果自是一厢情愿，一点波澜也不起。

学校格局是东西两部一分为二。 西部因两大梯形
教室，一个标准足球田径场，呈压倒性态势，而东部校
区为中文系、历史系、艺术系大本营，自有别样风光。

从西部入东部， 有条清水相隔， 要过一座宽石桥。之
后，水的丝柔灵动在东部校区弥漫。东部中心区域有
一湖：学思湖。学思湖静水一弯呈半弧，上有两座单孔
桥：学思桥及成蹊桥。学思桥厚重方正，成蹊桥圆拱曲
跨。湖心有假山石，有亭翼然，樟、柳、松相伴。两座桥
下，绿枝翠叶环护，田田荷叶映衬。桥石含岁月包浆，

暗绿青苔滋长。学文史的学生上桥下桥，自然联想：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
有玩性重者，见湖水下潜伏游动生物，起了馋意。一周
姓同学，善农事，引领诸生，夜晚到此湖边，抓捕秋黄
鳝。握一根细长铁丝，穿挂一条鲜活蚯蚓，垂钓于湖边
水下口洞。鳝被诱饵牵引，出洞紧咬铁丝，遂起吊，约小
半米长、两厘米粗的肥黄鳝一条条到手。回宿舍，切腹
剖杀，煤油炉旺火伺候，肉与汤，皆鲜味无比。品后有同
学马长征诗云：“秋虫秋萤秋渔事，亦学亦思亦乐时。”

学思湖以东，是四层文史楼。墙白色，红色高木
窗。三楼有一小教室，是我们小班课堂。楼上南窗望
下来，见一小半的学思湖，湖远处，绿树浓荫，掩映
艺术系二层琴房小红楼， 琴声不时随风飘忽而来。

再远处是绿色农地，农人弯腰起身举镰挥锄，为我
们的劳心在做劳力的陪衬。

乐哉劳心，苦也在劳心。我的母校，让我走出校
门时涌动读书人的自豪，居间学思，却常深感挫败。

就在这上小课的小教室，我们上英语课、上现代汉
语课、上作文课等等。比如英语课，当年学生年龄不
等，水平参差不齐，一届中文系学生百多人，切分成
5个程度不一的班级。我在 2班，属中等以上水平，

其实是滥竽充数，尤其听力、对话能力极差。上课一到
这两个环节，每每绝望，被叫起立回答问题，语无伦
次、答非所问是常态。考入大学时，英语只是参考分，

一入大学门，在小教室里整整读两年英语，比任何专
业课时间长，结果毕业时全部沦陷，成为“最先忘却的
记忆”。读现代汉语，以为一切轻而易举，汉语拼音加
主谓宾，读准前鼻音后鼻音翘舌音。考试时还蛮有仪
式感，摸黑箱抽出一张纸，要求准确朗读一首七言诗，

大喜，结果“中埋伏”，读错一个多音字，错得绝对低
级，想钻地底。那漂亮的现代汉语女教师，宽容地笑，

手下留情，给一个勉强及格分数。汗颜，逃之夭夭。

即使今天， 我眼前也会出现上作文课的陈维雄老
师，偏矮的个，红扑扑一张脸。慢吞吞走路，手拎一个小
黑包，里面放我们的作文本。儒雅的笑，时而谦逊地侧耳
倾听。那年代，文学弥漫着痛苦与反思，表达着撕裂的悲
情，涌动着快意的鞭挞。我们也受此裹挟，东施效颦，放
胆抒情笔墨春秋。总觉得，陈老师在评我们习文时，冷静
的，有思辨；专业度高，繁征博引，点到为止。作文打分，

一个优，分了几等，一个良，也附了加减号，可见他的用
心。一次，我写一文，他似欣赏，当众读出长长一段，分析
赞许。但作文本发下，除他当众读出那一段红笔划出，整
篇文章打分，左上角一个戳眼触心的“良＋”，评语仅简短
两句：“结尾太用力，不自然。”醍醐灌顶。

40年后，回母校，桂林路 100号。校园已老，校园
亦新， 旧楼边上新楼矗， 八字校训随处见：“厚德，博
学，求是，笃行”。曾经两层的中文系办公小楼，被近 20

层高耸的文苑楼替代。过去的东部小礼堂，改成上师
大音乐学院音乐厅。 而这上世纪 50年代初所建的砖
木结构厅楼，已被定位标注为“历史建筑”。而我的记
忆，最远只能到达 40年前，小礼堂里听一场当年“红
得发紫”的三人男女重唱组演唱会———汪苏苏、宋怀
强、王沕，和我们一样的上师大学生，引领我们，唱童
谣的旋律，校园的歌。演唱会散场，从东部走回西部宿
舍，一路昏暗，却周身燃烧激情，心有明灯灼照。

毕业在 1983年。 我们一个班 40个男女同学，整
队，排排站，照了一张人人笔挺的“全家福”，黑白的，

然后鸟散。清晰记得，离校时，我骑一辆旧自行车，26

吋高，一个偏腿，用力脚蹬，箭一般离去，没有回头。

今日，让我们情动的旋律早已远退，一个个我们
曾经敬慕的师长，如程应鏐，如陈维雄，一一远行。梯
形大教室，三楼小教室，导师们匆匆或缓步的身影，琅
琅读书声，现在只能留在一个个空镜头里，留在丝丝
想念的空间里。

———往事历历如昨。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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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不肯住院

路遥看起来痛苦不堪，脸色也很难看。

徐志昕站在他的床头跟前， 开始给
他头上按摩。他一边按摩，一边对我说，

老兄确实烧得厉害， 我手上感觉到像着
火了一样，滚烫滚烫的。

我说，有什么办法能尽快让他退烧？

徐志昕说，急不得，让我给他按摩一
会儿看怎样。

此时，我觉得徐志昕就像一位医生，

按摩得非常专业。经他这一按摩，路遥说
他头疼得再不像刚才那么厉害， 就是发
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徐志昕说，老兄不能着急，什么都有一
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就好得那么利索，那我
不就成神医了。 他这样一半认真一半玩笑
地说着，让我去卫生间拿一块洗脸的毛巾，

在水管上淋湿， 然后把毛巾放在路遥额头
上，用这种传统的降温方式给他退烧。

过了好一阵， 路遥的体温还是降不
下来，甚至比刚才烧得更厉害。我有些着
急，又没什么好办法，想了一阵，看他口
干舌燥，觉得是不是给他买一个西瓜，吃
了说不定能好一些。因此我对他说，你别
关房间里的灯，我去买个西瓜，看吃了西
瓜能不能把你的体温降下来。

路遥勉强笑了笑说，那好，我正口渴
得厉害。

我说，那我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建国路和大差市
之间的一个拐巷口，把卖西瓜的叫起来，买
了一颗西瓜回到路遥的房间， 把西瓜切成
两半，拿起半个放到他床跟前，让他拿勺子
挖着吃， 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的病情。然
而，他侧转身子看着我说，你把切开的另一
半西瓜也拿过来，咱俩一人一半。

我说，你不要管我，快吃了西瓜看能

不能缓解一点。

你不吃那一半，我也不吃。路遥这样说
着，赌气地又躺在了床上。

你看他这个人，现在成了这样，还在我跟
前耍小孩子脾气。当然，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
觉得我忙前忙后帮他装修房子， 可他又不争
气地病成这样，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想让我
也吃半个西瓜。我看到他这样，觉得不吃那一
半西瓜，他是不会吃另一半的，所以我把一半
西瓜放在他面前，自己拿起了另一半西瓜。

路遥看了看我，这才转过身，吃了那一
半西瓜。

已经是夜里 12点了， 他感到难受得不
是很厉害，就让我回去休息。就在我准备离
开的时候，顺便又摸了一下他的头，他的头
烧得比刚才还厉害，就像着了火一样，甚至
感觉到有些烫手。哎呀，这恐怕不行。我对他
说，你自己摸一下你的头，看烧成什么了。

路遥伸手摸了一下，也感觉烧得厉害，

因此他着急地对我说， 你赶紧去李国平家
里要一点退烧药。

这时候让我敲国平家的门， 实在有些
为难，可我不去也不行。于是我急忙从楼里
下去，准备到国平家要药时，看见李国平和
徐志昕都还在院子里， 好像正说他发烧的

事。因此我对他俩说，路遥还是烧得厉害，

他让我向国平要点退烧的药。

李国平说，我家里没大人吃的退烧药。

李国平和徐志昕也不放心地走进房
间，看见躺在床上疲惫不堪的路遥，李国平
说， 你要的退烧药不能吃， 那是给小孩用
的，你吃了没一点作用。

没就算了。路遥说，你们快去睡觉，我
不要紧，说不定睡一觉就好了。

李国平走到路遥跟前，摸了下他的头，

哎呀，他头烧得很厉害，这样烧下去，恐怕
要出大问题。

我听了李国平的话，有些紧张。因此我
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路遥： 是不是赶紧去
医院？路遥也被李国平的话说害怕了，一下
从床上坐起来，看着房子里的人，却拿不定
主意去不去医院。

我说，再不敢耽误了，赶紧去医院，现
在还有李国平和徐志昕，如果他俩一走，我
一个人也没办法把你送到医院。

那就去医院看一下。路遥说着，很快穿
好衣服，显然他没有一点力气，走路也有些
困难。徐志昕看见他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

便让李国平下楼去推自行车， 我俩扶着路
遥从楼里往下走。刚走到楼梯口，李国平就

把自行车推到了楼洞口， 我们把路遥扶坐
在自行车后座上，李国平推着自行车，我和
徐志昕一边一个扶着路遥，穿过建国路，去
了西安商业职工医院。

幸好，西安商业职工医院距作协很近。

然而， 当我们急急忙忙赶到西安商业
职工医院时，医院早已黑灯瞎火，门诊也早
关了门，只好把他扶进急诊室。急诊室的值
班医生知道，这么晚来的病人，哪一个不是
很严重。因此值班医生简单问了一些情况，

就给他量体温。 刚刚过了几分钟， 医生一
看，天呀，他的体温都到了 39.7℃，几乎是
一个正常人的极限。

值班医生感到问题严重， 如果再不把
这个人的体温降下来，恐怕他就要昏迷了。

因此他首先给路遥注射了一支柴胡的退烧
针，等他的体温降下来，再看他到底是什么
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在急诊室里， 值班医生建议路遥先住
院， 然后做进一步检查。 可路遥坚决不同
意， 说自己只是感冒了， 其他没什么大问
题，甚至强词夺理地认为医生是胡说，就知
道让病人住院，再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

看到路遥这么执着， 值班医生无可奈
何，便警告他说，那出了问题自己负责。

路遥生气地说：我的问题你承担得了吗？

医生对这样的病人也没一点办法，人
家不住院，那是人家的自由，反正医生把话
说得非常清楚了。 可是路遥也不管医生说
什么，他有他的想法。就这样，在西安商业
职工医院买了一些感冒药，便回去了。

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 路遥的烧才慢
慢降下来。

路遥在西安出现的这个情况， 我后来
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 把这个事告诉了他
的主治大夫马安柱，他给我推断，那时路遥
就已经是肝硬化腹水了。

（十二） 连 载

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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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的时间


